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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立法评析

王三义，张晓阳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摘　要：奥斯曼帝国史上著名的立法者苏莱曼适应帝国发展的需要，修订和编纂法典，颁布新
法律，尤其是《群河总汇》、《埃及法典》、《苏莱曼刑法典》、《奥斯曼王家法典》、《桑贾克法典》、《律

书》等，保障了奥斯曼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维护了帝国的稳定。苏莱曼立法是伊斯兰法框架下的世

俗立法活动，所立新法丰富了伊斯兰法律体系，所编法典保存了伊斯兰世界前辈法学家的法律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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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斯曼帝国六百多年（１２９９～１９２２）的历史上
最辉煌的时期被称为苏莱曼时代（１５２０～１５６６）。

在位４６年的苏莱曼一世通过对外征服战争把帝国
疆域大大扩展，也以奥斯曼立法者著称，文治并不逊

于武功。苏莱曼一世通过３次匈牙利战争、两次东

方战争，扩大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并与欧洲国家在

地中海、北非、红海展开争霸，使奥斯曼帝国成为称

霸东地中海的大帝国，被西方人称为苏莱曼大帝。

更可贵的是，戎马倥偬的苏莱曼一世不像以往的奥

斯曼苏丹那样只知使用武力，而是重视通过建立法

律秩序巩固内部统治，对国家建设表现出极大的热

情，并在帝国内政方面颇有建树。苏莱曼一世下令

整理编纂法典，颁布了对新征服领土有效管理的法

律，完善了苏丹法体系。毫无疑问，苏莱曼立法是奥

斯曼土耳其法制史上的里程碑，而在世界史范围看，

苏莱曼立法也对人类法律进步具有贡献，值得深入

研究。

一、苏莱曼一世时期的法典编纂

　　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期，土耳其人大规模向外扩

张的同时，立法活动也在国内展开。在苏莱曼一世

参与和授意下，先后编纂和修订原有的法典，也颁布

了不少新的法律。其中，比较重要的法典有《群河

总汇》、《埃及法典》、《苏莱曼刑法典》、《奥斯曼王

家法典》等。

《群河总汇》是在伊斯兰教法学家易卜拉欣·哈

莱比主持下编纂的。哈莱比是苏莱曼的十大法学家

之一，他出生于叙利亚，并在叙利亚和埃及接受了良

好的教育，尤其专注于伊斯兰教法（Ｓｈａｒｉａ，译为“沙

里亚”）的学习。后来，哈莱比到伊斯坦布尔高等学

校深造，完成学业后定居在伊斯坦布尔，以将所学知

识用于实践。哈莱比因其丰富的知识，广受人们称

赞，不久成为宗教学校的教师［１］。哈莱比的能力和

名望赢得苏莱曼一世的赏识和重用。在正式编纂

前，哈莱比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首先撰写了关于新

法律要符合“沙里亚”原则的声明，和一些关于“沙

里亚”实践和“沙里亚”信条的文章［１］。其后，哈莱

比为已有的法学作品做了评注，也做了宗教教法汇

编工作，还撰写先知行传、伊斯兰教义等著作［１］。哈

莱比在编纂法典时力图使该法律符合“沙里亚”与



哈乃斐学派的思想，确立其正统性与权威性，巩固正

统思想，纠正奥斯曼帝国法律思想的混乱。

哈莱比主持编纂的法典中，《群河总汇》是一部

法律汇编，包括《费特瓦选编》、《精选》、《法规之

库》、《教法指南》、《正道之途》、《两海汇集》这些大

多是法学著作及文集，还有案例汇编［１］。

《群河总汇》按照卷、编、章的结构编排，共有５７

章，每一章是一个主题，有时不同性质的内容会安排

到同一条款中。《群河总汇》涵盖了民事、刑事、行

政、宗教、封建、军事与司法制度各个领域［１］。《群河

总汇》是苏莱曼一世统治早期的一部完善的法典，

也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大的法典。《群河总汇》

颁布后，既被法官在审判中援引，又成为法律学校的

教材。

《埃及法典》是在大维齐（相当于宰相）易卜拉

欣·帕夏主持下编纂的。其背景是艾哈迈德·帕夏

领导埃及的马穆鲁克（军事封建主）发动叛乱。本

来艾哈迈德·帕夏是大维齐的最佳候选人，但苏莱

曼一世将大维齐一职授予易卜拉欣·帕夏，艾哈迈

德·帕夏被派到埃及行省任职，他由此心怀不满，不

久发动了叛乱。艾哈迈德·帕夏叛乱发生后，埃及

的土地法遭到严重破坏。苏莱曼一世决心在埃及重

建秩序。１５２４年，易卜拉欣·帕夏前往埃及平叛，

亦被苏莱曼一世委以重建埃及秩序的重任。在出征

途中，他注重维护相对公正的秩序，倾听沿路的民众

对遭受不公待遇的申诉，并维护他们的利益，赢得了

当地人对他的支持。平叛胜利后，易卜拉欣·帕夏

先惩罚了叛乱者主谋和同谋，释放了遭到不公审判

的犯人，并制定了关于教育与保护孤儿的法规［２］。

其后，易卜拉欣·帕夏根据埃及的实际情况，本着减

轻刑罚、减轻民众负担的原则，命人调查埃及的土地

与税收状况，伊斯肯德（ＩｓｋｅｎｄｅｒＣｅｌｅｂｉ）具体负责，

确定了埃及每年应向奥斯曼政府缴纳的赋税的总

额［２］。他在杰拉扎德·穆斯塔法的协助下，结合新

发布的法令和制定的条例，开始汇编法典。《埃及

法典》在序言中体现了苏莱曼一世的理念：奥斯曼

统治者是苏丹和哈里发，维护着正义，具有神圣性，

既是帝国臣民世俗生活的领袖，也是宗教领袖；大维

齐无条件忠实于苏丹，是苏丹意志的执行者［３］。《埃

及法典》为奥斯曼帝国稳定埃及局势和巩固在埃及

的统治提供了法律依据，改变了埃及自征服以来法

制混乱的局面。

《苏莱曼刑法典》的颁布稍晚。１５３９年吕特

菲·帕夏成为大维齐。苏莱曼一世授权吕特菲帕夏

以苏丹的名义主持新的法典编纂，实际上仍然由杰

拉扎德·穆斯塔法负责起草法典的任务，在１５３９～

１５４１年间完成［４］。这部法典是在参考穆罕默德二

世与巴耶齐德二世的刑法典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

成。比如在淫乱等性犯罪、做假证、售酒与饮酒、伪

造官文与货币、忽视斋戒、诬陷、扰乱公共秩序等方

面确立了一些新的罪名，同时废除了一部分酷刑，还

完善了刑事诉讼程序［５］。在编排结构上也有改进，

原法典按照刑罚编排，将刑罚相同的不同罪名归在

该刑罚之下，而《苏莱曼刑法典》按照同一类型的罪

名编排，这在立法上不失为一种进步。在法律术语

上，这部新的法典倾向于使用阿拉伯语词汇［５］。《苏

莱曼刑法典》通过完善罪名认定等途径，为奥斯曼

帝国的刑事审判提供了更充分的法律依据，从而使

帝国的审判有法可依，对惩治犯罪大有意义。

作为最后一次重要的法典编纂，《奥斯曼王家

法典》集苏莱曼时期法典之大成。主持这次编纂工

作的是大教长、法学家艾布·苏德·艾芬迪。艾布

参与过苏莱曼时代早期的法律修订工作，也撰写了

许多有关法律实践与案例的意见，兼具渊博的知识

与丰富的经验［６］。《奥斯曼王家法典》是在穆罕默

德二世《征服者法典》的基础上加以修改汇编而成，

与《征服者法典》在法律原则上是大体一致的。《奥

斯曼王家法典》包括了一系列规范封建制度条文，

刑事法律、行政法规、司法制度、土地法、战争法，还

简要规定了基督教徒的土地所有权、税收。法典分

为３个部分：刑事法律，以禁令规定的方式阐述了罪

状与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二和第三部分包含了修订

《征服者法典》的第四章和最后一章，而且更加详

细。除此之外，还重新编排、修订了一些条文，如关

于房屋建筑税，棉花、亚麻、染料的产品税，养蜂税，

婚姻税以及非穆斯林饮食活动方面征收的税。《奥

斯曼王家法典》有些税率的规定比《征服者法典》的

规定轻，如绵羊税等；而在关于平民的土地和强制服

劳役方面，与《征服者法典》几乎一致［７］。

《桑贾克法典》适用于奥斯曼帝国的每一桑贾

克（郡或区）。苏莱曼一世时期，对全国各个桑贾克

的土地、人口展开普遍调查：如１５２５、１５２６和 １５２８

年在叙利亚、巴勒斯坦，１５２８年在鲁米利亚和安那

托利亚，１５４０年在东安那托利亚，１５４５到１５４６年在

匈牙利。调查者通常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艾敏

（Ｅｍｉｎ，奥斯曼帝国领俸禄的官员），并有会说方言

的当地人协助其工作。开始调查时，艾敏将当地的

卡迪（Ｋａｄｉ，法官）和蒂玛领主召集到法庭并公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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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蒂玛领主采邑地、自耕农土地及瓦克夫宗教土地

都在纳税范围之内，并且要向艾敏提交土地相关文

书。其后，艾敏前往每个村庄，召集村中长老、各户

户主、蒂玛领主，对每个农民家庭３年内的农产品产

量做出评估，同时计算出其他税收。如果新的评估

结果与之前提交的文书在数据上有出入，要进行备

案，确保一切公开透明并避免任何遗漏。人头税方

面，艾敏要对纳税人口数进行调查，要求蒂玛领主召

集其采邑上的所有应当纳税的成年男性。为防止蒂

玛领主将赋税转嫁给农民，艾敏仔细盘查这些人是

否达到纳税年龄。调查结束后，未经大法官法庭对

调查结果的批阅，不接受调查者提交的关于蒂玛的

任何动议。在土地和人口普查基础上制定的《桑贾

克法典》，其内容包括当地税率与征税方式；蒂玛制

度下土地的占有、处分与继承；法律豁免；军事法规。

苏莱曼一世时期《桑贾克法典》已趋于规范化，在新

征服的土地上推行已有制度时，较少调整内容和

形式［８］。

《律书》，包含专门法律的政令，主要适用于帝

国内特殊主体，尤其是非穆斯林和少数民族。这类

特别政令因其适用主体以及在内容上参照少数民族

的习惯，又被称为习惯法。在实践中常出现民众针

对适用《法典》的申诉与请愿，以及一些调查官员会

对个案难以找到适用规则进行报告。显然，发布

《律书》的直接动因除了“沙里亚”的原因外，由于法

律本身存在滞后性等问题，当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

题时，没有可直接援引的法条，甚至在《法典》中也

很难找到对应的法律规则。《律书》往往又是起草

或修改《桑贾克法典》和《法典》的重要参考依据。

甚至《法典》的一些细节规定就是直接从《律书》中

移植过来的。事实上，苏莱曼统治时期颁布的许多

《律书》与之前的法律相比，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主要侧重于一些细节性的、必要的修改。《律书》通

常是由财政长官或国务秘书起草或修改。苏丹本人

很少直接参与《律书》的编订，但要经过苏丹本人的

批准。在法律语言的运用方面，常与先前颁布的文

本保持一致。《律书》颁布后，将为帝国内每一位卡

迪发一份副本，以在司法过程中必要时进行援引。

众多单行的《律书》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典籍，它们

散布于调查卷宗与备案、卡迪的案卷、中央政府机构

的文件和国务会议的会议记录中［７］。上述３种渊源

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首先，《法典》为苏丹法的主

干，它涵盖了通行全国的一般性原则与普遍适用的

规则。《桑贾克法典》与《律书》不能违反一般性原

则。《桑贾克法典》是在保证不违反一般原则的前

提下制定的一种特殊法，是《法典》在实践中的具体

化，适用上有具体的地域范围，而《律书》是针对特

殊群体适用的法律，是《法典》的补充，适用于具体

的民族群体。不过，苏丹法毕竟是“沙里亚”的补

充，因其不能与“沙里亚”的原则冲突，故三者的法

律位阶都低于“沙里亚”。

二、苏莱曼立法的原因与条件

　　苏莱曼立法有特殊的背景，是适应奥斯曼帝国

扩张需求的产物。各类法典的编纂依赖于当时的客

观条件，也与苏莱曼一世个人的雄才大略和政治智

慧分不开。

苏莱曼一世于１４９４年（一说１４９５年）生于黑海

沿岸的特拉布宗，他是谢利姆一世的儿子，他母亲是

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公主。苏莱曼接受了较为全面的

教育。他的老师们讲授《古兰经》和《圣训》，讲授文

学、算术、音乐，还对他进行战术训练。对他的人生

有重要影响的，是一位著名学者卡西姆·帕夏

（ＣｅｚｅｒｉＫａｓｉｍＰａｓｈａ）［８］。少年时代的苏莱曼阅读了

大量传奇和伟人故事，学会了阿拉伯语与波斯语，还

学习了制作黄金制品的手艺。苏莱曼１５岁时开始

参政，起初被任命为卡拉西撒的贝伊，也曾前往博卢

和克里米亚的卡法担任行政长官。在克里米亚，苏

莱曼得到了他外祖父家族的庇护。父亲谢利姆即位

后，苏莱曼先后负责治理伊斯坦布尔和埃迪尔内，后

来被派往马尼萨。在马尼萨，他的主要任务是肃清

匪盗，恢复法律与社会秩序，直到１５２０年回到伊斯

坦布尔［９］。

１５２０年苏莱曼一世即位时，他父亲谢利姆一世

留给他丰厚的政治遗产。他是唯一的皇位继承人，

不需要像祖辈那样费尽心思进行权力争夺，可以将

精力转移到国家建设方面；第二，奥斯曼帝国此时已

拥有一套较为良好的服从苏丹的官僚机构，有一批

才智兼备、受过训练、遵守纪律的官吏、侍从和学者，

政府不需苏丹做很多指导就能很好地执行任务［１０］。

而且，谢利姆一世征服埃及，为帝国提供了又一个重

要税源。苏莱曼一世从父亲手里接管的是一个伊斯

兰国家，“沙里亚”具有至高的地位，对帝国的统治

可以依赖“沙里亚”。但是，随着帝国的扩张，巴尔

干半岛、两河流域等广阔地区成为帝国的领土，数十

个少数民族变成帝国臣民，这给帝国的统治带来许

多新的问题。比如，对这些不同信仰、不同族属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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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群体采用什么方式进行管理和控制？“沙里

亚”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处理新征服民族内部的法

律关系，到底如何管理新征服各民族的宗教和世俗

事务？同时，苏莱曼继位时内政已出现问题：行政管

理工作不能满足帝国迅速扩张的需求，临时机构膨

胀，徇私舞弊层出不穷，新旧法规不断堆叠；封建采

邑制、税收方式和土地制度出现了较大混乱，现有的

刑事法律、城市市场与行业法规等已无法适应，亟待

变革；刚经历战乱的埃及地区也需要重新恢复稳

定［１１］。显然，非穆斯林无法得到“沙里亚”的保护，

权利与财产常常受到侵犯。这种形势迫切要求苏莱

曼一世进行内政改革，立新法以缓和国内矛盾，扭转

不利局面。问题在于，帝国管理的需要并不必然催

生新法典。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建国起就在不断扩

张，几乎每位苏丹都是马背上的皇帝，尤其是巴耶济

德、穆罕默德二世的征服所向披靡，让基督教世界非

常恐慌。但是，内政方面尤其是法律制定和编纂不

如苏莱曼（穆罕默德二世曾编纂《征服者法典》），这

就不得不归因于苏莱曼一世的政治眼光、治国才能

和特殊贡献。

苏莱曼一世早年接受良好的教育，使他对法律

与秩序有了自己的理解，他继位前的参政活动为他

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即位后不久，苏莱曼一世

的第一项举措就表现出他对公正与法律的热忱。这

位新苏丹允许大约１５００名被谢利姆一世从大不里

士和开罗强制迁移到伊斯坦布尔的艺术家、学者和

商人获得自由，返回故乡。苏莱曼一世返还了他们

的财物，对他们的损失给予补偿。苏莱曼一世还命

人调查了在加里波利的海军将领的犯罪行为，再后

来他表现得更重视公正和法律，即便他儿子穆斯塔

法与巴耶齐德违反帝国法律，他绝不姑息。

除苏丹的个人因素，奥斯曼帝国良好的法律学

术氛围以及大量的法律实践活动为苏莱曼立法提供

了条件。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教法学派是哈乃斐学

派，该学派思想较为自由，倡导将基于《古兰经》、

《圣训》原则的类比与公议作为伊斯兰教法的渊源，

并且在实际中践行。哈乃斐法律学校积极进行立法

活动［１２］，受哈乃斐学派影响，奥斯曼帝国境内有宽

容的环境；同时，哈乃斐学派提供了大量的法学人

才，如前文提到的法学家易卜拉欣·哈莱比。而且，

哈乃斐法律学校的立法活动也为苏莱曼立法提供了

丰富的素材，如《群河总汇》便是哈莱比在收集原有

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主持编纂的，可以说是哈乃斐学

派法学成就的反映。当然，奥斯曼帝国的大量公议、

法学辩论和司法实践，为立法提供了许多理论依据

与实际案例。苏莱曼一世的立法也离不开奥斯曼帝

国的学者和官员的积极参与。奥斯曼帝国造就了一

大批法学家和学者，除易卜拉欣·哈莱比外，还有著

名的大教长艾布·苏德·艾芬迪。才能出众的官员

如大维齐易卜拉欣·帕夏、吕特菲·帕夏、国务秘书

杰拉扎德·穆斯塔法、财政部长伊斯肯德等，都是苏

莱曼一世的左膀右臂和立法活动的实际参与者。从

根本上说，因为帝国发展的需要，统治者在不违背

“沙里亚”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新的立法，这也是一种

必然趋势。

三、苏莱曼立法的影响及局限

　　苏莱曼一世在位的４６年里，立法活动一直断断

续续地进行着。苏莱曼一世时期颁布的法律非常

多，由于不断地修订与汇编，从保存至今的原始文本

中可以发现诸多不同的版本。这些法典注重强化苏

丹本人的正统性，也强调苏丹法的重要性和权威性，

因为苏莱曼一世视自己为“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

当然，强调苏丹法的重要性和权威性有利于法律的

实施和推行。苏莱曼一世的立法活动及新法律的推

行，维护了社会的秩序，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教

派矛盾和民族矛盾，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社会危机，巩

固了帝国统治。大量的法律也保证了司法审判有法

可依，完善了苏丹法系统，从而推动伊斯兰法系的发

展。苏莱曼一世常年在外东征西讨，而帝国内部没

有出现大的混乱，这与苏莱曼一世注重立法不无关

系。当然，苏莱曼一世制定的仅仅是针对臣民的法

律，目的是维护皇族对臣民的统治，苏丹的特权不受

法律限制。苏丹所拥有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容怀疑

的。从法律推行的结果看，苏莱曼一世时期法律推

行也并非一帆风顺。比如，清查土地与人口而影响

到领主的利益，土地法的实施遇到保守势力的抵制。

苏丹本人长期在外征战，回到国内也身在深宫之内，

对于法律推行情况无法得到客观而准确的信息。苏

莱曼一世晚年常常颁布单项法律，但得不到较好的

执行。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期政府机构算是有效率

的，腐败也不严重。

四、结　语

　　苏莱曼一世是世界法制史上重要的立法者，然

而对这位立法者和他颁布的新旧法律的研究远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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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立法者”苏莱曼一世的贡献以及“苏莱曼立

法”，应该需要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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